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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晤

我于 5667 年 8月 59 日下午接受了去奥斯陆谈判
的使命。当时我的上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召

我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官邸。我走进佩雷斯的起居室，只

见他身穿一件羊毛衫，显得十分悠闲。精明能干的办公

室主任阿维·基尔已坐在一张沙发上。我在佩雷斯对面

的沙发上坐下。

“来杯酒吗？”佩雷斯问道。我点了点头。

“周末到奥斯陆去如何？”他不动声色地又问，那

神态好似正在把乳酪和饼干放到我面前。“你说什

么？”我竭力控制内心的冲动，问道。我知道去奥斯陆

就意味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有史以来第

一次官方接触。在此之前，两位以色列教授耶尔·赫希

菲尔德和罗恩·帕达克曾与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举行

过非正式对话。

5667 年 8 月 21 日，我离开以色列去挪威加入谈判
小组。

我们的挪威主人，特尔耶·拉尔森，一家研究所的

主任，在送我进入山区的路上向我灌输 “奥斯陆精

神”。他显然把我视为一名对眼前的使命过分拘谨的

技术官僚。他说，幽默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互相交换

观点不必那么正规。特尔耶认为，在奥斯陆举行的谈

判，实质意义在于通过自己的自由思考而不是强硬的

讨价还价来产生出解决方案。

在行驶一段时间后，我们到达一个属于挪威官方

的小招待所———海夫塔宾馆。大家默默无语地坐下休

息了几分钟。此时，传来了敲门声，特尔耶的夫人莫娜·

朱尔走了进来。她身后跟着三名巴勒斯坦人。

“这是你的头号对手，阿赫迈德·库雷，即为人所熟

知的阿布·阿拉。”特尔耶风趣地介绍道。

我对此人的外貌颇感意外。他正值中年，戴着一副

深度眼镜，却掩盖不住那深邃的目光。他穿着十分规

矩，看上去更像一位欧洲国家的商人，而不是我想象中

的地下工作领导人。

“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互相寒暄着，同时意识到

我们之间的握手将具有史无前例的重大含义。房间里静

了下来，随后特尔耶继续介绍：“这位是你的第二号对手，

哈桑·阿斯福。”

阿斯福是阿拉法特亲密副手阿布·马赞（此人坐镇突

尼斯监控这场谈判）的政治顾问。我感觉到他有一双闪烁

的眼睛和不苟言笑的表情，似乎常常徘徊在两种不可动

摇的信念之间：他既确信以色列是一个态度顽固、傲慢的

政治实体，又坚信获得和解是可能实现的。

介绍给我的“第三号对手”是马赫·阿尔—库尔德。他

个子高高的，性格直率，很有修养，使人联想起德国教师

的形象。阿尔—库尔德在成为阿拉法特的经济顾问之前，

确实曾在东德一所大学学习过。当罗恩·帕达克和耶尔·

赫希菲尔德与三名巴勒斯坦代表拥抱之后，沉闷的气氛

缓和了一些。他们之间已有五个月的交往了。

二、交锋

特尔耶随后领双方进入一间以木质材料为墙板的会

客室中。我们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初次交谈显得颇为尴

尬。

“我今天早上 : 点 71 分离开特拉维夫。”我首先说
道。

“我们昨天离开突尼斯。”阿布·阿拉答道。

再往下大家都沉默无语。

挪威的夜晚是如此寂静。以色列代表团坐在一张狭长

的木桌的对面，我开始宣读在后来持续三年的谈判中唯

一的一次预备好的声明。这个声明包括拉宾总理和佩雷

斯外长所坚持的两个条件。我首先强调：“耶路撒冷是我

们民族的圣地，如果谈判涉及这一点就不会取得任何进

展。至于国际仲裁问题，你方必须决定我们双方是成为合

作伙伴，通过对话来解决所有分歧，还是去寻求安理会式

的那种仲裁方法，以致除了一大堆印有编号的决议文件

之外毫无实际成果。”

我最后解释说，谈判应分阶段获得进展，第一步最好

在加沙地带产生效果。“安全问题是我方强调的重点，你

!本文是巴以奥斯陆谈判中以方首席谈判代表尤里·萨
维尔的回忆。———编注

化 干 戈 为 玉 帛
———巴以首次和谈内情!

奥斯陆谈判标志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民族尝试和解的历史性开端

!刘旭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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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然应该停止一切恐怖活动。双方也具有经济合作

的潜力，我们必须把它转变成行动。”

我的结束语是：“这次谈判对我们双方都是一个不

可错过的历史机遇。”

扫视窗外，虽已是午夜，但太阳仍散射着淡淡的余

晖。这时，阿布·阿拉开始了他的开场白。“我与我的同

事以及在突尼斯的领导层非常高兴地看到谈判终于进

入了正式阶段。我方已与我们的朋友耶尔和罗恩共同

做了重要的工作。”（我此刻注意到耶尔和罗恩两人边

记笔记边露出微笑。）“我请你向你们的领导人转达我

们，尤其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极其认真看待此事的意

向。”

一听到阿拉法特这个长期以来象征着以色列敌对

面的名字，我陡生一种怪异的心理。仿佛觉察到了我的

内心世界，阿布·阿拉继续说道：“没有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参与，就不可能迈向和平的目标。没

有任何其他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的人能代表巴勒斯坦

人民发言。”

“我们希望与你们和平共处”，他以严肃的口吻说

道，“我们希望与你们合作开发这一区域；鼓励制定一

个中东的‘马歇尔计划’；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可以向

你们打开通向阿拉伯世界的大门，也为我们自己打开

通向自由的大门。被占领土地上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是

危急的。时间正在逐渐流逝。”

阿布·阿拉承认在华盛顿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然而

允诺他们愿意继续进行。至于我提出的两个实质性条

件，他解释说他必须请示突尼斯总部。“不过有关安全

问题，我已从阿拉法特那里获得特别指令，要在这件事

上与你方充分合作。”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直接对我说：“告诉我，萨维

尔先生，我听说以色列方面声称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我想这样来理解：以

色列是一个地区性强权，按照国际上新闻界的报

道，还拥有核力量。你们拥有这一地区最精良的

空中力量，数量众多的坦克，世界上最有效的间

谍网，以色列部队是最强大、最闻名的陆军之一。

你们称我们为恐怖主义分子，我们称自己为仅拥

有一些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手榴弹、吉普车

和石头的自由战士。请向我解释一下，我们怎么

会对你们构成现实的威胁，而不是相反呢？”

阿布·阿拉简洁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巴

勒斯坦人是大卫，而以色列是歌利亚 （大卫是

《圣经》中记载的古以色列国王，童年时打死了

勇士歌利亚）。我顿时理解了巴勒斯坦人看待力

量对比的概念，正如他刚才叙述的：一个矮个子勇敢地征

服一个巨人。由于多年来的战斗和冲突，各方都视自己为

受害者。

我明确地反驳道：“你们之所以构成威胁，是因为你

们想侵犯我的家园，我的房屋。”

“你是什么地方人？”他问道。

“耶路撒冷人。”我答道。

“我也是，”他脸色阴郁地继续问道，“你父亲生于何

处？”

“德国。”

“我父亲生于耶路撒冷，现在仍住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的祖父和他们的先辈的出生

地？”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气愤，“我们能追溯到大卫王时

代。我敢肯定，我们能为过去争论多年而无法达成一致看

法。还是让我们看看为未来是否能找到共同点。”

“好吧。”阿布·阿拉咕哝道。

我们达成了互相之间的第一个谅解，决不再争辩过

去。探讨未来意味着着眼于双方的现实，不去为先人所犯

的错误争吵。

“我想回到你所提出的有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

问题这一要点。”我一边说一边着手以恰当的比例画出以

色列国土，所占领的土地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面积。

“你们巴勒斯坦人拒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事实。

从以色列新生的那天起，你们就联合整个阿拉伯世界向

我们开战。”我用手指敲着地图说道，“这就是现实的生

存空间对比。”我向后靠在椅子上，很满意自己提出的论

点，在这场对抗中，到底谁是真正的大卫。

阿布·阿拉很有条理地作了答复：“我相信我们已找

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已经懂得，拒绝承认你们将不

会带给我们自由；你们也可以看到，你们对我们的控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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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带给你们安全。我们双方必须以和平、平等以及合

作的方式生活在同一地区。这也是我方领导层的观

点。”

“从原则上来说”，我以一种试图确立双方共同基

础的态度说道，“我们需要分阶段地取得进展，使双方

在和解、治安和经济方面渐进发展，从而为互相的关系

创造一个新的氛围。我们需要的是一幅新的道路示意

图以指引双方进入互相信任的领域。”

谈判双方站起身时已是清晨 5 点，大家握手之后
走下楼，见到面带倦容的特尔耶和莫娜。这对夫妇一夜

没睡，正耐心地等候我们。

“怎么样？”特尔耶谨慎地问道。

“没有讨论什么”，阿布·阿拉说道，“我们回住所

去。”

“全结束了。”我耸了耸肩，补充道。

特尔耶迟疑了片刻，但我们以笑声消除了他的疑

虑。这首次的短暂幽默引导我们经历了后来漫长的、有

时是态度粗鲁的谈判。

三、父亲

莫娜和特尔耶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在奥斯陆市中心

参观一下，然后特尔耶开车送我到他家中。这座安宁城

市的风光和主人的热情招待与我激烈的情绪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我走上阳台，注视着透露出晨曦的奥斯陆。

我想乘记忆犹新时考虑一下刚才几小时中的重要内

容，不过思绪里却浮现出过世的父亲。

我的父亲莱昂·萨维尔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出色的知识分子，以色列外交部门的奠基人。从一开

始，他就把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视为一场侵蚀以

色列道德力量和人性准则的灾难。早在 21 世纪 41 年
代后期，他就呼吁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我父亲认

为，与巴勒斯坦人谈判是检验以色列是否成熟的标志，

而国内的某些负面思潮却害怕和谈，视和谈为“与魔

鬼打交道”。例如，人们都知道前总理贝京就曾把阿拉

法特比作希特勒。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即 6789 年，在
《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和谈的文章，我现

在一直将它存放在我的手提箱中。父亲是我最亲近的

人，此刻站在阳台上，我突然感到一种悲伤，我已不能

告知他，我正在做他长期劝导去做的事。我有与父亲相

同的志向，他如果知道，会感到欣慰的。

四、共识

第二天早饭过后，在去宾馆的路上，大家议论起昨

天晚上呈现出的“融洽”气氛。与巴勒斯坦人相会后，

特尔耶建议阿布·阿拉和我两人单独在树林中散散步。我

们沿着一条小道徜徉。阿布·阿拉告诉我，他昨天晚上会

谈之后，一直在用电话向突尼斯方面请示汇报。他报告了

自己对会谈的良好感觉。阿拉法特和阿布·马赞已经接受

了我们的要求，即将东耶路撒冷暂时排除在谈判内容之

外———尽管它肯定会在最后的解决方案中被重新提出

来。我对这一迅速而明确的答复感到惊讶。阿布·阿拉表

示，他也赞成在加沙地带先建立自治区的建议，但提醒说

阿拉法特仍要求象征性地附加上杰里科———一座位于西

岸的重要小镇。

我们随后谈起了个人情况。我告诉阿布·阿拉自己的

家庭和我与佩雷斯共事的经历。他简略地叙述了他从耶

路撒冷到海湾地区、东欧、贝鲁特、塞浦路斯和突尼斯的

漫长历程。他提到妻子和四个孩子———一个在突尼斯，两

个在欧洲，还有一个在美国。他还说起在阿拉法特那里度

过的年代以及这位领导人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奇特的工作

习惯。

我们回到宾馆后，阿布·阿拉建议双方起草一个原则

性宣言。在浏览文件草案时，我对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

建立经济联系方面的兴趣感到诧异。于是我概括地叙述

了尽快改变现状的必备条件。阿布·阿拉对此给予了极其

肯定的回应。

“被占领土上的形势是严峻的，它任何时候都可能产

生剧烈动荡。”他说道，“我们必须给巴勒斯坦人民以希

望。”

“确实如此”，我表示赞同，“可是这种希望必须与针

对我们的暴力行动彻底分离。”

“两者当然是相互关联的”，阿布·阿拉指出，“假如

我们确实能获得一个与目前情况不同的前途的话，我们

可以制止暴力事件发生。”这种希望与暴力之间的反比在

整个和解进程中成为一种基本定势。“占领区人民的起义

必定会产生政治效应”，他继续说道，“你们靠武力制服

不了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你显然没有看过那些报纸”，我隐含讽刺地反驳道，

“现今的以色列政府并不想统治你们的人民。人权和占领

状态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清楚这一点。但是也只有改变你

们的态度，尤其是改变政治上的敌意和治安方面的对抗，

才能产生本质性的变化。”

阿布·阿拉探身向前，严厉地盯着我，说道：“萨维尔，

你应懂得，在与罗恩和耶尔的对话中，我们从自身立场上

作出过历史性的重大让步———因为我们对于创造一个新

的开端深感兴趣。不过阿拉法特难以对除此以外的任何

要求作出妥协。”

“我以为我们已经同意不再进行讨（下转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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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当国家元首这件事本身，获得了大多数俄罗斯人

的支持———这是俄罗斯 51 年来最可圈可点的政治事
件。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统倡导的比如设立联邦专区

等项国家改革，几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时至今日，并不是所有的俄罗斯居民都最终解决

了自己的国籍问题。当然，这不光是护照的问题，苏联

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到现在也不能适应新的国家

制度和国家标志。被调查者的三分之二认为自己是俄

罗斯公民，这一数字要比 51 年前高一倍。大约还有十
分之一的人把自己与苏联联系在一起。世界主义者不

多，但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哪国人。

至于种族的同一性，这个问题已经很明了了。俄罗斯人

以自己护照上第五栏“国籍”为自豪，这种感觉强于所

谓的“文明世界的公民”的称谓。

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对

西方的好感已经削减多了。据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

立研究所社会思潮社会学监测中心主任安德烈·安德

烈耶夫称，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对待塞尔维

亚战争的“双重政治标准”有关。就是在“6·55 ”事件
之后，俄罗斯对美国明显表现出了同情，但对西方的好

感也没有彻底恢复过来。俄罗斯人很谨慎小心地审视

国外———现在几乎 718的俄罗斯人认为，战争威胁可
能来自国外。社会学家认为，这并不说明俄罗斯人有危

险的孤立主义的倾向性，只是人们对国外的新闻关心

越来越少，而更关注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事情⋯⋯

对政治不甚关心

尽管几乎每个俄罗斯人都因为改革而有所失，但是仍

有大约 719的俄罗斯人支持已经进行了 51 年的改革。针
对俄罗斯的改革，谨慎的反对派占 75 9，强烈的反对派占
5: 9。许多曾在 61年代初期支持改革的人态度发生了一
百八十度的转弯。当然，社会学家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

险：普京总统的支持率明显很高，而他本人还支持改革。

参加此项调查的学者认为，俄罗斯人对“工具民主”———

即社会对当局的现实影响程度，缺乏某种程度的关注。娜

塔莉娅·季洪诺娃说，在自由和团结的价值取向上，俄罗

斯更愿意选择自由价值观，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

个人主义者。他们参与政治和关心政治都是很谨慎

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经常关心政治。

协助本次调查的德国社会学家认为，这种情况并不乐

观。“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不会超过

欧洲允许的意义”，艾伯特基金会驻莫斯科代表彼得·舒

尔茨博士警告道，“但是，欧洲和美洲在衡量国家元首的

支持率时，同时还要把政党的支持率、可以保证政治领袖

顺利渡过难关的社会政治体系的积极程度计算在内。在

俄罗斯，人们对政党几乎没有兴趣。因此，俄罗斯的政治

体系就像一辆在没有安装防护网的破路上行驶的汽车。

缺乏政党和现实的工具民主的积极参与，这是当局的最

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社会还没有走出转轨状态，而是

在适应它。这个报告的作者们相信，出路并不遥远，或者

已经完成了。至少在他们的报告中，现在的俄罗斯有时被

坚定地称做“改革的俄罗斯”。

（上接第 7;页）价还价了。”我说。
阿布·阿拉笑了起来。随后，耶尔提出一个巴勒斯

坦方面在这场开创性谈判中倡导的要点：在双方的民

众中创造和解的气氛，他将它概括为 “和平宣传计

划”。

“你知道”，我提醒阿布·阿拉，“按照大多数以色

列人的观点，你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只是一群恐怖主

义者。”

阿布·阿拉针锋相对：“按照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

观点，你们以色列是一个抢占我们土地的残暴压迫

者。”

后来，我们正是以这样的心态从原则上同意，在双

方的民众中致力于营造一种和解的环境。

五、誓言

在经过 5511 天的谈判并签订了三个协定之后，
566< 年开始的和解进程使以色列社会出现了比党派

关系更深刻的分裂阵营，伊扎克·拉宾总理的被刺骇人听

闻地展现了这一事实。有一半的以色列公众认为谈判开

创了一个新纪元，而另一半则认为它使以色列在对抗暴

力和外来社会价值观的渗透处于无防御的地位。在 566;
年的大选中，竞选双方获得的票数几乎相等。因此，这场

争论必然要延续下去。

“我们仍然需要你和佩雷斯先生的帮助。”在几年后

的一次私下谈话中阿布·阿拉对我说道，“佩雷斯被巴勒

斯坦人视为世界级的领导人以及和平使者。你必须将我

们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

“我们将通过其他渠道为我们的信仰而奋斗”，我告

诉他，“记住我们曾说过，‘奥斯陆要比它的反对者强大。

你必须致力于维护奥斯陆精神’。”

阿布·阿拉握着我的手试图保持微笑。“只要我活着，

就要为此而奋斗不息，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做”，他边说边

放声大笑，然后补充了一句，“我想这是我们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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